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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义元语言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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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本文提取的语义元语言是在国内汉语学界对语义元语言研究的基础之上，使用莫斯科语义学派选择元语言词汇的方法进一步加工的结果，目的在于使其成为俄汉词汇语义对比分析的工具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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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语义元语言提取的目的

语义元语言既是解释词汇单位的工具，又是词汇语义分析的重要工具。语义元语言用词的多少直接反映着词汇释义的深度和精度。因此，现代词汇学、词典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减少语义元语言的数量。这意味着，如何提取语义元语言成为现代词汇语义学、词典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汉语语义元语言提取的目的在于为解释现代汉语词汇、描写汉语词汇语义服务。但本文却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要能够释义俄语词汇、为分析俄语词汇语义服务。只有用统一的语义元语言对俄汉词汇单位进行描写，才能使二者的对比分析成为可能。应当说明，本文释义的对象主要针对谓词性单位，因而提取的语义元语言有一定的局限性。
2 汉语语义元语言提取的基础

本文在提取汉语语义元语言时，其基础不是整个汉语词汇，而是国内汉语学界的学者使用词频统计选择的基元词。（安华林 2005：69—84）高频词之所以能优先选入语义元语言，是因为它具有一系列的特点：（1）高频词通常是基本词汇、常用词汇；（2）高频词相对具有无标记性特征；（3）高频词意味着其使用范围广，等等。但词的使用频率并不是使其成为语义元语言的唯一特征，因为有些词的高频性源自其多义性。安华林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使用的语义元语言进行的词频统计，得到了1905个词汇单位，其中包括794个核心词和1111个扩展词。（同上：69）核心词是《受限词表》和《现汉常用词表》的交集词汇，共794个。《受限词表》是五种常用词或高频词比对抽取的结果（这五种词表具体参阅安华林 2005：8—9）。扩展词的来源有两个，其一是《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以下简称《等级大纲》），其一是《现汉词频表》中频次在20以上的词。这两个词表的交集（共1905个）减去核心词，就是扩展词。通过选择高频词、常用词等方法获得的词汇可以成为进一步分析提取汉语语义元语言的基础词汇。当然，这诸多过程中可能会漏掉一些成为语义元语言的词汇，这需要在以后的词汇释义工作中验证、补充。然而，这不会影响语义元语言提取工作的进行，因为，初步提取的语义元语言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只是一种假设的语义元语言体系，是一种有待验证、补充的体系。
3 汉语语义元语言提取的方法

本文在提取语义元语言时主要依据莫斯科语义学派提取语义单子的原则：（1）重复出现在大量词汇语义单位的释义中；（2）只能被循环论证。（张家骅 2002：3）第一个原则需要统计词典中释义词汇的词频，第二个原则指的是，语义单子“只参与解读其它语言单位，自身不能进一步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语义单子解读。”（张家骅 2006：130）当然，语义元语言的组成部分中还包括过渡语义单位。过渡语义单位的添加纯粹是为了释义内容的可读性。
安华林对获得的1905个词汇单位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操作，包括初步的调整（词性归并、词性调整、词义分解、同义替代等）和优化调整（词性归并、词性调整、词义分解、同义替代、反义查缺、类义补漏、参照增补以及其它处理方法），最终得到2878个词项。（安华林 2005：84—99，202—210）但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和传统释义模式基本一致的，并且尽可能覆盖更多汉语词汇的元语言体系（他称为“基元词”）。而本文的目的是在改变释义模式的基础上尽量缩小元语言的数目。因为前者的释义模式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所以元语言的数量会大大增多，里面会包含一些同义词、准同义词、转换词等词汇单位，而本文主要采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模式，因而会较大程度地降低元语言的数量。本文的筛选操作主要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简化基元词，第二步是分解基元词。前者是初步操作，目的在于排除同义词、准同义词、转换词、反义词等词汇单位；后者是深度操作，目的在于使语义复杂的词汇单位被语义简单的词汇单位代替，从而大大缩减语义元语言的数目。以下从这两方面进行说明。
3.1 简化基元词

简化基元词是对基元词进行一些简单的、初步的处理，这些处理包括：（1）具有聚合关系词类的处理（包括同义词/准同义词、反义词、转换词等）；（2）事物名词的处理；（3）语法词汇的处理。
3.1.1 具有聚合关系词类的处理
这些聚合关系主要包括：同义/准同义关系、反义关系、转换关系等。不同的聚合关系在提取语义元语言时所遵循的原则也各不相同。这是因为不同的词类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具有同义关系的一组词往往会有一个相对较为中性的词汇，它可能是其它同义词汇的上位概念、属概念，其它同义词汇可能是在这个词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语义成分的结果，是对一个情景细化描述的结果，因此，具有同义关系的词汇在选择时往往要把这个中性的、属于上位概念的词汇选择出来，作为进一步释义的元语言；而在反义关系中，选择作为语义元语言的词汇单位可能倾向于语义上正面的、肯定的词汇，而其对应的反义词则删去不用。这样，处理同义关系的词汇集合和反义关系的词汇集合就有明显不同。此外，处理同义关系时，是从多中选一，而处理反义关系时，多是从二中选一。下面分别说明各种聚合关系词类的处理原则。
3.1.1.1 同义词/准同义词的处理
处理该类词汇所依据的原则主要是：（1）核心词汇优先于扩展词汇；（2）甲级优先于乙级（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词汇级别）；（3）语义词性单一优先于语义词性多样；4）具体语义词汇优先于抽象语义词汇；5）无标记词汇优先于有标记词汇；6）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词汇优先于被释义词汇。

核心词汇优先于扩展词汇的原因在于，前者是比对五种词表抽取共现词的结果，后者只是两种，因而核心词汇的认可度更高。词汇的级别是《等级大纲》中的一种标注，甲级词汇被评定为最为基本的词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甲级词汇是更常用的词汇。语义单一、词性单一这个标准是为了语义和形式的统一。语义元语言选择的单位是词汇单位，而不是词汇本身。但有时我们往往把它们混淆在一起。因而，在同等条件下，选择语义单一、词性单一的词汇作为语义元语言，会使结果更加清楚明了。第四个标准则是从人的认知规律出发的。我们对事物的认知通常是从具体到抽象，因而，具体词汇往往会成为抽象词汇的元语言。第五个标准实际上和词频有很大的关联，无标记的词汇往往是高频词、常用词、基本词。无标记词汇使用的语境相对广，而有标记词汇则限定在一定的领域，因而它通常被无标记词解释。第六个标准的意思是，当两个词汇单位其他条件基本一致时，如果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个词用来解释另一个词，而本身有别的解释方式，则往往意味着这个词更有资格作为语义元语言。
当然，并不是所有词汇都同时具有这几种特征，它们有时是矛盾的。因而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以下方法：当词A是核心词、甲级词，词B是扩展词、乙级词（或者词B是核心词、乙级词，或者是扩展词、甲级词）时，如果词A是多义词，词B是单义词，且词B的意义等于词A的初始意义（初始意义的考察以《现代汉语词典》的义项罗列顺序为准），那么我们选择词B作为进一步分解的语义元语言；如果词A是多义词，词B是单义词，但词B的意义不等于词A的初始意义，那么选择词A（确切地说是A1）作为进一步分解的语义元语言。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在保证选择最为基本的意义基础上尽量使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同义词的处理举例如下：

“成绩、成就” 前者是核心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等级级别为甲级，后者是扩展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等级级别为乙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成绩”是单义词，词性也是单一的“名词”。而“成就”属于多义词并且词性也是两个：既表示名词，又表示动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成就”用“成绩”释义，而“成绩”则没用“成就”释义：成绩——工作或学习的收获；成就——事业上的成绩。这样，无论从词频、等级级别、以及词性词义的单一性上，还是从无标记词/有标记词的角度，“成绩”都比“成就”具有优先选择性，故而，选择“成绩”作为进一步分解的语义元语言。
“等、等待” 前者是核心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级别是甲级。后者是扩展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级别是乙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等”是同音异义词，其中作为动词的是“等2”。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等待”的意义相同，且《现代汉语词典》也是用“等待”给“等2”释义，而“等待”是单义词，单独释义：等待——不采取行动，直到所期望的人、事物或情况出现。因此，可以选择“等待”作为语义元语言，尽管前者是核心词汇、甲级词汇。
3.1.1.2 反义词的处理
反义词的提取原则和同义词不同。并且，反义词本身因为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而使其具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反义词分为三类：互补反义词、极限反义词和向量反义词。（张家骅 2006：88—93）这三种反义词的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互补反义词提取时所要遵循的原则主要是：要选择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词汇作为语义元语言，而负面的、消极的、否定的词汇则被排除。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词汇在词典释义中一般有自己的释义方式，与它对立的反义词汇则借助它来释义。例如：

“正确、错误”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正确”被释义为：符合事实、道理或某种公认的标准。而“错误”被释义为：不正确；与客观实际不符合。这种情况下，一般选择“正确”作为语义元语言，而“错误”则被排除。这时反义词的正面特征和负面特征是一种客观意义的特征。
但有些互补反义词并不具有客观意义上的正面和负面特征，两个互相对立的词汇单位客观上具有同等的位置。如果它们之间有正面和负面倾向的话，主要是人为的主观倾向。这一类别的词汇单位可选择任何一个作为语义元语言，如：

“丈夫、妻子”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丈夫”释义为：男女两人结婚后，男子是女子的丈夫。“妻子”释义为：男女两人结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结婚”则释义为：男子和女子经过合法手续结合成为夫妻。因此，“丈夫”和“妻子”实际上是循环释义。此时，可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作为进一步分解的语义元语言。
《现代汉语词典》处理这种反义词（如“主人”、“客人”）时尽量避免循环释义，但如果仔细分析，它们仍旧是属于循环释义：

“主人、客人” “主人”释义为：接待客人的人。“客人”则释义为：被邀请受招待的人；为了交际或事物的目的来探访的人。表面上看来，“客人”中并不包含“主人”这一成分，但如果把“客人”的题元补足的话，那么“客人”的释义中仍旧包含“主人”这一成分：客人——被（主人）邀请受（主人）招待的人；为了交际或事物的目的来探访（主人）的人。同样，“主人”和“客人”可任选其一作为进一步分解的语义元语言。
极限反义词的特点在于：两个词汇单位之间并不是单纯的肯定和否定关系，在它们中间尚存有中间点。这一类别词汇的肯定和否定特征源自于和中间点的比较：大于中间点的具有肯定特征，小于中间点的具有否定特征。因而，这时正面和负面特征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这类词选择语义元语言时往往选择的是这个中间点。例如：
“大、小”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大”被释义为：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小”被释义为：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的或不及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大”和“小”的程度之差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而，它们释义中的“超过”或者“不及”也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正面特征和负面特征是相对的。故而，这是一种具有主观意义的特征。这种情况下，选择的语义元语言既不是“大”，也不是“小”，而是中间点。如莫斯科语义学派使用的语义元语言：норма（标准）。（Ю. Д. Апресян 1974: 66）
向量反义词也不具有正面和负面相对立的特征，它们的两个词汇具有同等地位，故而，选择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语义元语言。例如：

“来、去”（确切地说，是“来1”和“去1”）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来”释义为：从别的地方到说话人所在的地方。而“去”则释义为：从所在地到别的地方1。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是“靠近说话人”，还是“远离说话人”。客观上讲，无论是“靠近说话人”，还是“远离说话人”都不具有正面和负面特征。但有时我们有一种主观倾向的设定：把“靠近说话人”设定为正面特征，而“远离说话人”设定为负面特征。故而，可以选择“来”作为进一步分解的语义元语言。
3.1.1.3 可转换词的处理
可转换词分为两种：语义可转换词和语法可转换词。语义可转换词指两个词在语义上具有可转换关系，或者说具有一定的语义派生关系。典型的可转换词如“买”和“卖”。二者共同指向一个客观情景，因为交际重心不同，致使二者的主观情景并不相同，由此而形成两个词汇。这一类词汇单位保留其中一个即可。本文使用的语义转换词还包括另一类重要的转换关系，如：动作→动作的结果。之所以把这一类词列入到转换词中，主要是因为这些词汇单位之间可以用相应的词汇函数进行转化，从而使其中一个词汇单位释义另一个词汇单位。
语法可转换词指两个词在语义上保持一致，差别仅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语法类别。在这一类词中，理想的方式是提取一个词作为语义元语言词汇，其它的词汇可使用这一个作为语义元语言的词汇进行释义。理论上来讲，在提取语义元语言时，提取的是能产词，而去掉派生词，例如当一个词本身既是动词，又是名词时，如果名词派生于动词，则保留动词，以此类推。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可能会面临着种种困难。例如，如何确定能产词和派生词的问题。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错误”有两种词性：形容词和名词。这两种词性谁是能产词性，谁是派生词性并没有明显的标志。区分这一类词的方法主要是依据它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所处的位置，形容词处在第一位，名词处在第二位，故可选择形容词的“错误”为语义元语言。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两种转换词的处理。

3.1.1.3.1 语义可转换词

语义可转换词主要依靠换喻关系来确定两个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但本文使用的换喻概念有着特殊的内涵：它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换喻，又包括了帕杜切娃（Е. В. Падучева）近来使用的换喻概念——交际位阶的变化。（Е. В. Падучева 2004: 158）如前所述，“买、卖”如果就传统的换喻而言，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属于换喻这一范畴，但如果在帕杜切娃所说的这一意义上而言，它们的语义转换也属于换喻这一范畴：“买”和“卖”之间的转换正是由于它们的题元发生了交际位阶的变化。这一类词无论选择哪一个作为语义元语言皆可以，它们具有完全等同的位置，如《现代汉语词典》给“买、卖”的释义分别是：买——拿钱换东西；卖——拿东西换钱。此处，我们选择“买”作为语义元语言。这一类词只是语义可转换词中的一部分。
在语义可转换词中，很大一部分是可用传统换喻关系表示的词，如：动作→动作的主体，动作→动作的结果，动作→动作的地点，动作（行为）→动作（行为）涉及的内容，等等。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动作→动作的主体
“运动、运动员” 前者是核心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级别是甲级，后者是扩展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级别是乙级。通过各种词典的选择实际上已经说明，在动作→动作的主体这一类别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动作，动作的主体可以借用动作进行解释。《现代汉语词典》用“运动”解释“运动员”：运动员——参加体育运动竞赛的人。这里的“（体育）运动”不是“运动”的初始意义，但可以被初始意义进行解释，因此，可以选择“运动”（确切地说是运动的初始意义，即运动1）作为语义元语言。

动作→动作的结果
“取、取得” 前者是核心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级别是乙级。后者是扩展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级别是甲级。尽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把“取”释义为：取——拿到手里。但实际上，“取”强调的是动作本身，是拿在手里的过程。而“取得”则侧重于结果，并且“取得”是有标记词汇：一般应用于抽象名词。如果是具体事物名词，则通常用“得到”。故选择“取”作为语义元语言。

这种对立关系还可能发生在同一个词汇单位内部，即两个义项之间，例如“创作1、创作2”。《现代汉语词典》把“创作”划分为两个义项：作为动词的义项和作为名词的义项。作为动词的“创作1”释义为：创作——创造文艺作品。指这一活动整个过程本身。而作为名词的“创作2”释义为：创作——指文艺作品。指这一活动最终的结果。故而，“创作2”可以用“创作1”进行释义，从而可以选择“创作1”为语义元语言。

动作→动作的地点
“坐、座位” 前者是核心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级别是甲级；后者是扩展词汇，在《等级大纲》中的级别是乙级。《现代汉语词典》使用“坐”给“座位”释义：座位——供人坐的地方。“坐”本身释义为：把臀部放在椅子、凳子或其他物体上，支持身体重量。所以，“坐”是比“座位”更为基本的词汇，因而可以选择“坐”为语义元语言。

动作→动作涉及的内容
这一类别也常见于同一词汇的不同义项之间，例如“报告1、报告2”。《现代汉语词典》给“报告1、报告2”的释义分别是：报告1——把事情或意见正式告诉上级或群众；报告2——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上级或群众所做的正式陈述。前者倾向动作过程本身，后者则指前一个动作涉及的内容。故而，可以选择“报告1”作为语义元语言。

应当指出，“报告1”和“报告2”在语义上有比较大的相似度，它们处在语义转换词和语法可转换词的中间地带。这也意味着，语义转换词和语法转换词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3.1.1.3.2 语法可转换词

语法可转换词指的是一个词汇在语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两种或多种词性。本文针对安华林《基础词表》进行两方面的处理：第一是针对《基础词表》认为有两个或多个词性而《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只是一个词性的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所标注的词性，去掉《基础词表》中多余的词性；第二是针对《基础词表》和《现代汉语词典》都认为是多个词性的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标注的词性，选择其初始义项的词性，另一个作为第一个的语法可转换词。这种处理方法的目的仅在于简化语义元语言的数量。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第一种情况
“创造” 在《基础词表》中，“创造”有两种词性：动词和名词。但《现代汉语词典》只把“创造”标注为动词，且它只有一个义项：创造——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即便它用于名词功能时，《现代汉语词典》也视其为动词，如“创造性”中的“创造”。因此，《基础词表》中的“创造”可以简化其语法属性，只保留动词这一词性。

第二种情况
“本来” 该词有两种词性：形容词和副词。《现代汉语词典》给“本来”的释义是：本来1（形）——原有的。本来2（副）——原先；先前。“本来1”和“本来2”的意思基本等同，均表示“在某个时刻之前X具有的一种状态”。但它们可用于不同的句法位，修饰不同的句子成分，从而获得两种词性。《现代汉语词典》把“本来1”作为初始义项，所以，选择“本来1”作为语义元语言。“本来2”作为“本来1”的语法可转换词，删去。

3.1.2 事物名词的处理

事物名词在《基础词表》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如“桌子、椅子、飞机、鼓、马、狗、猫”等。还有一些词汇是表示身体部位的，如“手、脚、头、脸”等等。这些词汇单位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可以使用图画进行释义。经过图画释义后，它们就可以作为过渡语义单位进入到语义元语言中。之所以不把它们排除在语义元语言之外，是因为这些词汇单位在有些词汇单位的释义中是必须的，如：吠——（狗）叫（现汉）。除了“狗”的叫声是“吠”之外，其他动物的都不叫“吠”，因此，如果给“吠”释义，必定离不开“狗”。再如：拿——用手或用其他方式抓住、搬动（东西）（现汉）。“拿”这一动作经常使用的方式是用“手”，故而，在释义时，如果不使用“手”，很难给“拿”进行释义。但是，事物名词在释义中，尤其是在谓词性词汇单位的释义中，出现的频率不是很多，可这些事物名词本身包含的词汇单位数量却又非常大，因此，我们既不能完全割舍，又不能完全列出来。这样一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们列为语义元语言中的一个类别，只列出几个常用的事物名词，表示有这样一个类存在。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其他的词汇。

3.1.3 语法词汇的处理

《基础词表》中还包含许多语法词汇，如结构助词：的、地、得；量词：个、条、本、把、次、寸、尺、滴等；体助词：了、着、过等。这些词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语法功能上，不像其他词汇单位那样具有语义功能，因此，在语义元语言中，不包含这些语法词汇。这并不意味着在释义时不使用这些词汇。使用它们只是为了表达语法关系，只是为了使语句符合语法规范。类似的语法词汇也不包含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义元语言中。（Ю.Д. Апресян 2009: 14—15）
3.2 分解基元词

安华林也使用“词义分解”进行基元词简化。但他处理的方式只是针对那些“意义可以按字面组合分解且释义用词在表中存在的”。（安华林 2005：87）例如，“人造”可以分解成“人工制造”，而“人工”和“制造”在《基础词表》中都有，所以可以删除“人造”。也就是说，他分解的词汇单位是那些和某个短语意义相同的词汇单位，是初步的分解。或者说，他的分解还只限于“词形分解”阶段，而不是“词义分解”。

我们使用的“分解基元词”这一概念是完全分解，是根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方法，把一个词汇单位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较之相对简单的语义因素诠释”（张家骅 2006：130）。从而排除前者，达到选择语义元语言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些词汇单位（按照上述同义提取、反义提取等各种方法对《基础词表》进行加工后剩下的词汇单位）进行释义，尽量使用《基础词表》中的一小部分词对剩余的词汇单位进行释义，从而大大缩减《基础词表》中词汇的数量，构建初步的语义元语言（主要针对谓词性单位）。这种分解方式属于“词义分解”。

以下是部分词汇单位的分解释义。应当说明，下面词汇单位的释义并没有完全按照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方法把完整的释义内容呈现出来，而主要是呈现的陈说成分。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样的释义内容和传统词典的释义内容较为接近，更易为人接受；另一方面，把某个词汇单位的释义内容完全呈现出来需要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找大量的例子进行验证，这在短时期内无法完成。不过，这对语义元语言的选择影响并不太大。首先，一个词汇单位的意义主要集中在陈说成分，其他诸如预设、动因、情态框架等语义成分并非所有词汇都完全具有，而且这些成分需要的语义元语言也不是很多。例如情态框架需要的语义元语言一般是“说话人”、“认为”、“好”、“不”等几个有限的语义元语言，这些语义元语言即便在《基础词表》中不存在，增加上也基本不会对语义元语言产生影响。其次，经过释义分解获得的语义元语言只是一个初步方案，是一个具有假设性质的《词汇表》，它仍需要后续工作的验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随时调整，变更。这是因为，虽然有些词汇能够被其他更为简单的词汇进行释义而本身被删除，但是由于语法的关系，它可能还必须要出现在其他词汇单位的释义内容中，缺少了它，语句将不符合语法规范。这样，这个词汇单位还得作为中间过渡词汇单位重新返回到语义元语言的行列中。这也说明了自然语言在这方面相比于人工语言的劣势。综合这两点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在对基元词进行释义分解时没有把该词汇单位的所有释义内容表现出来，但并不会对语义元语言的选择产生太大的影响。

此外，在对基元词进行释义分解时，我们重点参考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释义内容，甚至在某些词条的释义中，《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已经非常接近使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方法对词汇释义得到的内容了，如它给“表面”的释义：表面 = 物体跟外界接触的部分。这个释义和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唯一的差别在于，它没有将释义对象置于题元框架中，但在释文中，相应的题元也得到了体现。

部分词汇单位分解释义如下：

X爱Y=X对Y产生的强烈的、好的心理反应。

X按Y=X用手或手指用力接触Y。

X保存Y=X使Y继续存在，并且X使Y不发生变化。

X保护Y=X做了一些事情，目的是使Y不受伤害。

X向Y保证P= Y希望P出现，X认为P是可能出现的，X向Y说X会使P出现。

X向Y报告P=X使Y知道P。

X（很、十分等）悲痛=X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人或事物以后X有的心理状态。

必须P=不得不P。

X避免Y=X知道Y是不好的，X做了一些事情，希望Y将来不出现。

X变（了）=在时间t，X开始不具有在时间t以前X具有的性质、样子等。

X表达P=X说了对P的想法。

X向Y补充Z=Y有一些Z或其它事物，X继续给YZ，X的目的是使Y有足够的事物或有足够的Z。

X用Z擦Y=X使Z在Y的表面移动，目的是使Y变干净。

X采取Z=X使用Z的方式做某件事情。

X藏Y=X使Y在某个地方，X的目的是使Y不被看见。

X产生=X开始存在。

X超过Y=在时间t1X在Y后面，在t2X在Y前面，X和Y移动的方向相同，t1比t2出现的时间早。

X（向某个方向）冲=X向某个方向快速移动。

X重复P=X使P再一次出现。

X把Y搭在Z上=X使Y在Z的上面，Y的部分与Z有接触，Y是软的，或者Y是长形的硬物体。

X答应Y做Z=Y希望X做Z，知道X不必须做Z，Y说了自己的想法，目的是使X做Z，X说自己会做Z。

X用Z打Y=X用手使Z和Y快速接触。

X（很）大=说话人认为，X占据的空间比正常标准多。

X带着Y=X使Y在自己的身上，目的是使Y和自己一起移动。

X代表Y做Z=Y需要做Z，Y没有做Z，Y使X做Z，别人知道X做Z和Y做Z具有相同的作用。

X到Y=在时间t1X在一个和Y不相同的地方，在t2X在Y。t1比t2出现的时间早。

X等Y=X知道Y在时间t以后会在一个地方出现，X在时间t以前达到这个地方，目的是在时间t，X看见Y以后，X可以做某件事情。

X发现Y=Y在一个不容易看见的地方，X通过努力看见了Y。

X（向前）发展=X发生了变化，X比以前更好。

X反对Y=X认为Y是不好的，X希望Y不会再出现，X说了自己的想法，目的是使Y不再出现。

X对Y有反应=Y的存在使X存在某种状态。

X犯（错误）=X做了不好的事情。

X防止Y（出现）=X认为Y是不好的，X做了一些事情，目的是使Y将来不出现。

X把Y放在Z=X使Y在Z。

X飞=X在空中移动，并且X有某种目的，有某个方向。

X把Y分（给）Z=X使Z有Y的一个部分。

X符合Y=X和Y相同。

X服从Y=Y使X做Z，X做Z。

X服务（于）Y=X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Y是有益的。

X欢迎Y做P=Y做了P，X认为P是好的，X希望P将来再一次出现，X向Y说了自己的想法。

X恢复了=在时间t1X不再有原来的状态，在时间t2X又有了原来的状态，t1比t2出现的时间早。

X积累Y=X使Y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多。

继续做P=在时间t1之前开始做P，并且做P这个动作一直存在，在时间t1做P这个动作开始不存在，在时间t1和t2之间做P的动作不存在，在时间t2以后做P的动作再一次开始存在。

开始P=在时间t以前P不存在，在时间tP存在。

结束P=P开始不存在。

X向Y解释Z=X不知道Z或X对Z知道的少，Y说了很多和Z有关的事情，Y的目的是使X更好的知道Z。

X向Y借Z=X没有Z，Y有Z，X对Y说X想有Z一段时间，并且X不给Z任何事物。

经常P=在一段时间内出现P多次。

X拒绝做P=Y希望X做P，X认为P是不好的，X对Y说自己将来不做P。

X和Y之间的距离=光从X移动到Y需要时间最短的空间。

温度=人接触物体时的感觉。

X离开了Y=X从Y在的地方移动到了另一个和Y不相同的地方。

X向Y买Z=X没有Z，Y有Z，X给Y钱，目的是使Y不再有Z，X开始有Z。

X努力（做P）=X使用很多力量做P。

X欺骗Y=X知道P不是真的，X向Y说P是真的，X的目的是使自己受益。

X同意做P=Y希望X做P，Y对X说了自己的想法，X对Y说X可以做P。

X羡慕Y有Z=Y有Z，X认为Z是好的，X希望自己也有Z。

X移动=在时间t1X在点A，在时间t2X在点B，A和B的位置不相同，t1比t2出现的时间早。

X影响Y=X的存在使Y发生变化。

X在Y=X空间中的位置是Y。

X的周围=和X的表面接触的所有空间。
4 汉语语义元语言提取的结果

以下词汇单位，不计事物名词（因为它是作为单独的一类出现在这份表单中）一共323个2。这些词汇单位将成为俄汉词汇单位释义的语义元语言，并在词汇单位的释义过程中对其逐步调整，以期最后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语义元语言表单。

数词：一，一些。
连词：因为，所以，或，并且，和，而且。
动词：有，想，使，受，伤害，计划，做，说话，变，变成，使用，接触，在，存在，出现，希望，知道，关，开始，移动，参加，放，唱，结束，成熟，符合，包括，处理，进入，从事，通过，认为，站，躺，写，落下，到，举行，拿，分离，转动，受益，同意，找到，给，获得，进行，呼吸，表达，继续，看，接受，吃，支撑，捆，停止，卷，展开，坐，分开，违反，明白，呈现，需要，燃烧，处于，失去，损害，胜利，生长，恢复，睡觉，随，垂直，适应，用力，离开，突出，看见，出来，取，对待，问，表现，组成，告诉，服从，忘记，交叉，相等，决定，居住，分析，联合，喝。
否定副词：不，没有。
形容词：好，平静，可能，舒服，相同，正常，干净，浓厚，大，小，多，少，淡，仔细，短，容易，正确，错误，高，低，主动，重要，顺利，合适，积极，激动，专业，坏，一般，绝对，相对，安静，清，真，干，相反，认真，新，斜，兴奋，公开，严肃，一样，直。
事物名词：声音，手，手指，光线，背，心，脚，嘴，牙齿，肚子，身体，物体，头，刀，文字，图画，泪水，腿，钱，烟，太阳，针，水，眼睛，酒……
抽象名词：边，感觉，兴趣，感情，力量，顺序，方法，距离，媒体，新闻，事情，本质，属性，标准，想法，部分，状态，自由，全力，表面，颜色，方向，重量，名称，程度，事实，生活，表面，外表，数量，现在，全面，原因，过程，结果，活动，内容，秩序，位置，态度，多数，目的，方面，整体，名词，意见，温度，事实，基础，大众，全体，集体，中心，知识，技能，形状，好处，空间，状况，长度，大小，动作，液体，速度，面积，对象，条件，因素，成分，脑力，高度，法律，国家，军队，领土，军事，活动，事物，样子，记忆，能力，影响，外力，生命，生物，体积，问题，地面，性质，范围，周围，生命体，差别，时刻，特点，体力，武力，规则，质量，圆周，时候，现象，时间，工具，外界，点，东西，空气，词语，圆，人，说话人，容器，气体，世界，环境，主人，客人，植物，动物，目光，国家，自然界，关系。

方位词（名词的一种）：前，上面，下面，后面，前面，方位词，里面，外面，高处，低处，以前，中间，对面，以后，左，由。
副词：必须，一起，突然，非常，很，完全，快速，也，都，
属性词（形容词的一种）：原来，所有，否定，肯定，具体，一定，水平，根本，正式，专门。
系词：是。
助动词：可以，应该，能够。
人称代词：自己，我。
疑问代词：多少，谁。
介词：根据，对，为，从。
指示代词：任何，这个，这里，某。
5 结束语

应当再次重申，在提取语义元语言时所遇到的问题远比本文中提到的更为复杂。因而，本文所提到的一些提取语义元语言的原则都是最基本的、作为一个体系的原则，而不是全部。本文最终提取的语义元语言包含语义单子及过渡语义单位在内，并且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开放的系统。在具体对词汇单位释义（尤其是用其释义俄语词汇单位）时需要进一步调整。不过，最有可能调整的、变化最多的应该是过渡语义单位，而不是语义单子，后者应较前者更为稳定。
附注

1 “去”更为准确的释义也应是：从说话人所在的地方到别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在给“来”释义的时候使用了“说话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给“去”释义的时候则没有“说话人”这一成分，体现了《现代汉语词典》在释义处理上不够严密。

2 尽管在提取语义元语言时有些词汇单位（如变成）因为某种操作被去掉了。但由于这些词汇单位在具体的释义内容中由于语法合乎规范的要求而不得不重新出现在语义元语言词汇表中。因而这些词汇单位属于过渡性语义单位。也就是说，这张词汇表中既包含语义单子，也包含经常被使用的过渡语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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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raction of Chinese Semantic Meta-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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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raction of semantic meta-language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and it is one kind of further processing by using the method of Moscow semantic school, aiming at creating a tool-language for seman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lexi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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